
1931年。锡东后宅一处普通住
宅里，一位白发萧然、腿脚残疾的八
旬老者默然逝去。这位逝去的老
者，是近代无锡第一位职业报人和
小说家邹弢。无锡人知道他的至今
不多。但鲁迅则在邹弢生前，已经
把他记录进自己的名著《中国小说
史略》。

1850 年 9 月 27 日午夜子时，邹
弢出生在无锡城东泰伯乡后宅的一
户普通农家。

说邹家普通，因为这就是个务
农家庭，兼顾读书。邹弢曾在《三借
庐剩稿》中写道：“余世居无锡让乡
之月台街，先祖筠溪公，先父正峰
公，读而兼农，余从耕之。”而且，他
家耕读兼顾还做点小生意，只是从
祖父开始的，“余家素务农，至大父
始读书而因贫复贾。”祖父和父亲都
参加过科考，但数次失利而只能放
弃。太平天国战火蔓延江南时，邹
家遭了兵火：“辛酉发匪至，焚其居，
余年十二。”读书把家境读穷了，太
平军的战火进一步加剧了财产丧
失，所以，少年的记忆里，始终保持
着家庭因贫困不让自己读书的那一
幕，幸而祖父的坚持，才使他得以继
续读书，完成启蒙教学。

邹氏本是无锡望族。后宅这个
地名也是因为元朝时邹氏一支从华
庄迁来此地，落户经营，门庭兴旺。
明朝时邹氏一支成为巨富，在徐塘
建造了壮丽宅邸。又一支后裔在朝
廷当了高官，衣锦还乡，在旧宅之后
新建一座大宅，遂有后宅之名。直
至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期，后宅邹
姓中还多有地主人家。单一姓之
望，并非家家兴旺，在漫长的历史过
程中，同姓家族中的贫富高低之悬
殊，如若天差地别。邹弢家庭就是
如此，虽然住在大宅附近的月台街，
却已沦为贫民。

邹弢需要进一步学习深造，17
岁时被祖父送去了苏州，跟随表叔
钱国祥读书。钱国祥，字乙生，是俞
曲园大师的入门弟子，而且不是私
淑弟子，是紫阳书院的得意弟子。
俞樾是道光三十年进士，当过翰林
院编修和河南学政，辞官客居苏州，
曾主持紫阳书院，章太炎、吴昌硕都
是他的学生。他曾从紫阳诸生6000
余篇课艺中，择取 80 篇编成《紫阳
课艺》，其中选入钱乙生的《凡有血
气者尊亲》一文。苏州钱家与无锡
邹家是姻亲，泰伯乡靠近苏州，大家
族之间通婚很为寻常。钱乙生博
学，通小学、算学、医学、地理，后出
任上海制造局兼翻译馆校勘，兼教
习，邹弢得这位表叔教导，受益颇
多。

邹弢在苏州待了十四年，不仅
完成了古时文人必须的文化学习和
熏陶，还参加了多次考试，并在光绪
元年26岁时考上了金匮县秀才，获
得了最基本的功名。他成为一名塾
师，并有了大量的文人交游，钱乙生
的名气和圈子给他提供了众多方
便。他从22岁起努力学习写诗，记
录了不少当时生活场景：“四海知音
第一流，使君与我最相投。胥江五
载同诗酒，山水清狂结伴游。”这是
记文人交游，肆意快乐。“未必人间

道不同，荒庐淡寂寄孤
踪。儿怀秃笔偷涂纸，
妻补寒衣预蓄冬。媚
世无才休入俗，读书
有暇亦兼农。日
长睡起浑闲事，窗
外浮云一笑逢。”
这是记日常家居
生活，平淡清贫。

吟 诗 作 文
是 旧 式 文 人 的
基本功。邹弢开
始向上海的《申
报》投 稿 。 1876
年的申报副刊发
布 了 他 的《采 莲
词》，自 此 至 1880
年，邹弢在《申报》刊
登诗词约 160 次左右，
1879 年 11 月 24 日的《申
报》一次发布了他的《秋
夜怀人诗十二首》。他
的一些青楼题材的诗词
也发布在《申报》上，出
现了陈玉卿、吴琴仙、凤
棲梧、李小宝等多名青
楼女校书的名字。当时

《申报》为扩大影响力，
在 精 英 圈 征 求 诗 词 唱
和，与邹弢唱和的苏沪
文人有十多位，邹弢名
声日隆。有位叫汪定持
的文人，在为邹弢七十岁
所作寿言中说：“时上海报纸 只
有《申报》及《字林沪报》，权其轻重，
当以《申报》为巨擘。每日服务之
暇，则取《申报》而浏览之，尤喜所载
诗词，爱不忍释。先生出署名为梁
溪瘦鹤词人，余每诵先生所作，便觉
心折。”（《三借庐剩稿续刊·寿言》）

邹弢为自己取了个号：梁溪瘦
鹤，用于诗创作的署名。

1881年，31岁的邹弢终于告别
苏州，满怀憧憬，前往上海。

这是一位旧式文人向新式职业
文人的转变。“掉头去不顾，一叶长
风拂……纵观客怀壮，申浦盟鸥
凫。”（《酒后放言益闻馆中作》），读
到他写于这个时期的文字，我能够
感受到那个时代风气对他的召唤，
以及他内心的冲动。

苏州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江南最
繁华的大都市，但鸦片战争之后开
埠的上海，此时已经繁华超过苏州，
并且表现出旭日东升般的生机蓬
勃，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城市，吸
引了无数创业者、梦想者的前往。
邹弢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上海成为
从无锡走出来的最早的职业报人和
小说家。

邹弢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
申报馆的记室。他在《三借庐剩稿·
刊稿缘起》中自述“辛巳秋（1881），
至申江为申报馆记室。”所谓记室，
古代是个专司书写的官职，报馆记
室则相当于后来的通讯员吧，不是
正式记者，但应约为报社写稿。年
底他就入职了益报馆，担任主笔。
旧时报馆总编纂之下有主编、主笔，
主编管编务，主笔管文稿和编辑。
益报馆主办的报刊《益闻报》，是天
主教在上海创办最早的中文报刊，

创刊于光绪五年（1879），
初为月刊，后改为周
刊，这是邹弢工作最
久的报刊。1896年
以后，他曾出任
《苏报》主编，不
久 与 老 板 争 执
而 离 职 。 1898
年 5 月创办《趣
报》，虽曾发行
万 份 ，但 仅 三
个 月 就 休 刊
了。之后，他还
应聘编过杂志，
时间不长。

邹弢在上海
生活约 40 年，从事

报人职业大约 10 年
多，期间还曾两次参加

科举乡试，一无所得。他
曾经应聘随从幕僚数
年，也曾从事过西方著
作的编著翻译，1905 年
之后，改行去启明女校
教书，达15年之多。但
报人生涯应该是他颇为
精彩的一段，他的重要
交往、主要文学创作，大
都与这一段生活相关。

报人是随着大众传
播出现而产生的一个新
的文人群体。处在社会
转型期的漩涡中，这一

群体自然也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那就是半旧半新的文人特征。邹弢
写过一本《春江灯市录》，是一本介
绍上海租界风土民情的书，具有旧
式文人冶游和近代旅游的双重性。

《上海品艳百花图》是对上海妓女的
介绍和品味，《春江花史》是为妓女
立传，这两本书都带着旧式文人才
子的审美情趣。邹弢在苏州就有流
连青楼之好，但他却自述狭游青楼
只是一种排遣忧愁的方式。

邹弢的笔记小说《三借庐笔
谈》、长篇小说《海上尘天影》都完成
于报人时期，并与这一时期的生活
密切相关。《三借庐笔谈》那种讲故
事的方式，正与大众新闻传播十分
适应，既符合报纸文字短小精炼的
要求，又符合趣味与教育相契的特
征。《海上尘天影》则以《断肠碑》之
名，随《趣报》逐日赠送单页。

我对邹弢报人生涯的疑惑，是
为何他始终未能进入《申报》工作？
他最先发表诗词的报刊就是《申
报》，许多交游唱和的文友都是《申
报》工作主笔、主编和主要作者，他
的老师王韬被创办《申报》的英国老
板美查奉为报人作家群之首，而且，
他的《浇愁集》也最先由申报馆出
版，与他在《益闻报》同事的黄式权
还出任了《申报》主笔。难道是他自
己不愿意，或者不中意《申报》开出
的待遇条件？

报刊和文学，是邹弢沪上职业
生涯的双翼。

1923年，年逾古稀、老病缠身的
邹弢黯然回乡。

15年前他曾经回到后宅，捐建
了一座养正学堂，为当地培养人
才。而此时，他已经破产，连住房都

是朋友借给的。两年前应朋友诚邀
去苏州天平山看红叶，跌坏了脚，被
庸医治成残疾，然后被启明女校辞
退。幸好有学生发起为他捐款，得
以略解困窘。

邹弢自1911年妻子辞世后，连
遭家庭不幸，先是长子得了精神病，
次是长孙得病去世，再是双胞胎孙
子孙女相继去世，到1923年幼孙去
世，加之经济破产，令他痛不欲生，
所以将所居号为“守死楼”。他虽然
担任了后宅图书馆的馆长，还与人
合办一张《泰伯市报》，写作连载小
说《泰伯春秋》，但却无济于事。这
位名重一时的报人和小说家，衰老
力乏的身影从此被时代大潮日渐湮
没。

我在资料堆里查到邹弢创作的
累累硕果。笔记散文集：《上海品艳
百花图》《春江花史》《春江灯市录》

《游沪笔记》。小说集：《浇愁集》《三
借庐笔谈》《海上尘天影》《蛛隐琐
言》《潇湘馆笔记》《泰伯春秋》。专
著文集：《泰西各国新政考》《地球方
域考略》《万国风俗考略》《地舆总
说》《洋务管见》。诗文集：《三借庐
剩稿》《三借庐剩稿续刊》《诗学速成
指南》。另外还有任教时所编教材
多种。其中《浇愁集》《三借庐笔
谈》，在鲁迅《小说旧闻钞》和《中国
小说史略》中都有提到。《中国小说
史略》是鲁迅上世纪20年代初在北
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讲
义。2009年，黄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了《浇愁集》。

《海上尘天影》是邹弢最重要的
文学创作。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
创作于1892至1895年之间，主要情
节来自作者的一段生活经历，把政
治和情欲（时务和爱情）交织起来讲
述，这是晚清小说家津津乐道的两
大叙事方向，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
新旧文化的冲突和人物形象的二重
性。学者把韩邦庆的《海上花列
传》、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邹弢
的《海上尘天影》看作晚清长篇小说
的代表作，三人都是报人作家，三部
小说都是青楼题材，涉及当时官场、
商场、赌场、欢场的风气和生活，有
暴露黑暗讽刺丑恶的取向。鲁迅把
这类小说称为“狭邪小说”。上世纪
90年代，国内多家出版社影印或重
新出版过《海上尘天影》。

小说的男主人公韩秋鹤，被作
者设计为前身是仙界的白鹤，女主
人公苏韵兰前身天界万花总主的坐
骑。联想邹弢的笔名“梁溪瘦鹤”，
不言而喻，这是作者的文学化身。
韩秋鹤仰天悲呼：“老天，你生我这
个人，应该给我一个称心施展的境
遇。为何使这些众小登场，虎眈狐
媚，使我无容身之地呢？”爱情不幸，
人生也是不幸，这分明就是晚年邹
弢的心声，是他毕生奋斗却未能展
翅飞翔的悲愤表达。我以为，其中
也包含了他终身未能正式入职《申
报》的郁闷和不服。

邹弢在民国生活了20年，但他
始终是晚清报人和小说家，因为他
的报人和小说家生涯以及成果都在
晚清，而且在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
命”之前。他是无锡文学史上不可
或缺的精彩一页。

瘦鹤近乎默然无闻地逝去，但
他的文学光彩不会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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